
天花是一种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主要通过空

气传播的烈性传染病。感染一次天花，就会获得

终身免疫。感染天花病毒后，患者会在十二天左

右的时间后出现头痛、发烧、咽痛及周身酸痛等

症状。其后，病人口咽处会长出红点、在全身长

出皮疹，并逐渐转变成疱疹、脓疱疹。天花病毒

包括主天花病毒和次天花病毒两种。其中，次天

花病毒比较罕见，其导致的轻型天花致死率不足

百分之一。而广泛传播的主天花病毒导致的重

型天花致死率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有时甚至高

达百分之五十。本文拟通过对敦煌文献、藏文传

记，以及藏文医方文献中对天花爆发情况及应对

策略的梳理，探讨种痘免疫法在藏地的传播。

一、天花在藏地的传播情况

在汉文古医书中，天花被称为痘疮、豌豆疮、天

行斑疮、疮疱、虏疮等。在藏文中天花一般被称为

“འབྲུམེ།”或“ལྷ་ཐསྟོར།”。早在吐蕃时期，藏族就对天花有

了一定的了解。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

（I.O.750）中，就有关于天花的记载：

及至猴年（公元672年），赞普夏驻于襄之孙波

河。冬，至南几林患染天花（ནདེཎཿ འབྲུམེཎཿབུ་）之症。是为

一年。[1]

这位染上天花的赞普为芒松芒赞，于公元 650
年至 676年在位。可见天花并没有直接导致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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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普的去世。而据《于阗教法史》(P.T.960)记载，天

花则直接导致了文成公主的死亡：

十二年之间，比丘和俗人大都信教，生活幸

福。正在那时，由于群魔侵扰，带来黑痘（འབྲུམེ་ནགི་）等

各种疾病。文成公主由于沾染黑痘之症，痘毒攻心

而死。[2]

这段关于文成公主死因的记载与敦煌出土的

法成汉译本《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

（P.2139）相互印证。后者亦有文成公主因心上恶

疮而命终之语。[3]以上是对吐蕃时期天花感染的记

载，可见当时天花已经在藏地传播。在藏族最早的

医学典籍之一《四部医典》（རྒྱུདེ་བེེཞིསྦྱི།）中，天花被归于

“传染病”（རསྦྱིམེས།）一类，又分黑天花与白天花等。该

典籍不仅分析了天花的病缘与症状，还介绍了天花

的总体与具体两种治法。[4]虽然至迟在 12世纪中

叶，藏族医学家已对天花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将天花

治疗方法写入医书，但这并未能阻止天花在藏地的

传播。事实上，到17至18世纪，天花已经成为了藏

地主要的健康威胁之一，以至于五世达赖喇嘛和六

世班禅先后感染天花。①《五世达赖喇嘛传》中详细

记载了传主感染天花并痊愈的过程：

水鼠年（1672）……二月二十日，我在诵经时感

到腰痛乏力，但没有终止诵经。……我请两位医生

诊治，他俩精心诊断，疑是瘟热，达摩鼐说：“可能是

一种疫病”。所有得瘟病的人，在发烧时，其脉搏和

尿液都相似，几乎没有差别，所以不好确诊。前两

年每当天花来临，我都未曾染上，因此认为这次也

不会得这种病，有些麻痹大意。但是两位医生仍给

我熬了药汤。在迎请本仓强俄鼐到来后，真是“英

雄所见略同”，他也只说是一种瘟病，没有明确患得

什么病。二十二日，我从骨子里感到疼痛，根据全

部症状，我查阅了擦绒章松贝丹坚赞的医药书，确

定无疑是天花。二十三日，发出来的疮疹开始消

退，吃饭也好一点了。……本仓强俄鼐及其弟子拉

达尔让我服用了矿石药、滋补药、治瘟药等相违的

药物。这一年的天花是三种良性天花之一，但是第

巴等人都认为应该保密，……与其他疾病不同，天

花使人烦躁不安。……由于患天花的影响，上下肢

病痛又犯，但不太严重，时隔不久便康复了。……

我从痘魔手中安然解脱出来后，……[5]

五世达赖喇嘛感染天花时，已是五十六岁高

龄。所幸其感染的为次天花病毒，即藏医传统中所

说的“白天花”，虽然染病初期难以确诊，但在悉心

用药调养后，达赖喇嘛得以恢复健康。从这段文字

可以看出，在1672年以前，拉萨附近地区曾经多次

爆发过天花。此外，驻藏办事大臣和琳于乾隆五十

九年（1794）在大昭寺门前立劝人恤出痘碑，记述其

修建房舍以供出痘民众休养等事迹，可见当时痘症

流行。历世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传记中也都多

次记载了天花在卫藏地区的流行情况：

1636年，拉萨曾发生小规模的天花疫情，达赖

喇嘛移居曲隆扎西岗；[6]

1643年，哲蚌寺一带爆发天花疫情，达赖喇嘛

前往沃噶避痘；[7]

1748年，拉萨出现痘症，各寺院大做息灭瘟灾

法事；[8]

1771年，因天花爆发，达赖喇嘛令三大寺等一

切寺院做阻止瘟疫的法事，自己也开始闭关修行；[9]

1772年，后藏地区流行天花疾病，达赖喇嘛遣

人向班禅大师奉上经忏祈寿，数名扎什伦布寺僧人

染病身亡[10]。因温贡寺亦有僧人染病，班禅大师驾

离温贡寺，前往香噶丹德庆饶杰寺避居。[11]

以上为卫藏地区天花流行的情况。史料中也

不乏对安多和康巴地区天花疫情的记载。《七世达

赖喇嘛传》中就有关于 1716年塔尔寺附近爆发天

花的史料。在痘症流行期间，达赖喇嘛持续闭关，

仅有几位大头人能够在闭关室只身朝见喇嘛。[12]

同时，透过噶玛噶举派高僧司徒班钦（སསྦྱི ་ཏུ་པཎ་

ཆིསྐྱེན། ，1699/1700-1774）的《大司徒噶玛丹贝尼吉编年

传——无垢晶鉴》（ཏཱའསྦྱི་སསྦྱི་ཏུར་འབེེསྟོདེ་པ་ཀརྨ་བེེསྟོན་པའསྦྱི་ཉིསྦྱིན་བྱསྐྱེདེ་ཀྱསྦྱི་རང་ཚུལ་

དྲིངས་པསྟོར་བེེརྗེསྟོདེ་པ་དྲིསྦྱི་བྲལ་ཤསྐྱེལ་གྱིསྦྱི་མེསྐྱེ་ལསྟོང་།）②，我们可以一窥天花在康

区传播的情况：

①六世班禅虽因感染天花而圆寂，但其发病在北京，故本文暂且不论及此史事。

②下文简称《编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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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8年，丽江）①疑天花者均做此修持。

（1763年，德格）德格土司问卜，告知无需顾虑

天花。

（1765年，德格）德格土司疑虑天花（事宜）而

占卜，给予回复。

（1766 年，德格）4 日，德格土司问卜天花（事

宜）。

（1768年，德格）于藏历 2月 1日为（德格土司

的）夫人做空行祈福及度母的灌顶沐浴仪式，其心

风及天花症状得到了减轻。

（1769年，德格）为沃琼玛献上防疫护符，为衮

却献上药丸。……收到德格土司需要防疫护符的

信件，遂送去护符和回信。……为德格土司献上泻

下虫药及防疫护符等。

（1771年，德格）索姆问卜天花事宜。……使

者抵达，称在庆寺出现天花，需要护符等。……藏

历 2月 1日，收到康珠活佛关于庆寺天花相关情况

的手书信件。……向德格土司寄送了说明无需恐

惧天花情况的信件，给贡布次仁及阿秋分别送去了

药物及回向礼的回执。……问卜天花事宜。……

因听说协协的女儿得了天花，为德格献上天花经忏

法事。……为施主、执事及老者等做金刚手灌顶，

分发天花护符。……4日，在营帐前，为天花停止

蔓延及求雨事宜做抛朵玛及煨桑仪轨。

（1772年，德格）收到德格土司来信，称士兵们

需要防疫护符及防兵器护符。制作印版、防疫护

符，并写回信。……为士兵送去他们所需要的防疫

护符五百五十个。……占卜天花相关事宜。[13]

由此可见，18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天花

疫情在康区十分严重，上至土司、下至士兵都常常陷

入对天花的恐慌之中，一年之内数次请司徒班钦占

卜及提供护符。与卫藏地区的天花疫情比起来，康

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当天花爆发之际，移居

避痘或闭关修行、占卜、做驱瘟法事，以及分发防疫

护符等是藏地常采取的抵御疾病传染的措施。

二、藏地的种痘实践

在藏医实践传统中有着一套诊断及治疗天花

的方法。以五世达赖喇嘛感染天花为例，在服用了

矿石药、滋补药，以及治瘟药等药物后，他逐渐恢复

了健康。又据《诊药二元要诀》（སྨན་བེེསྡུས་ཨསྐྱེ་ཝསུཾ།）所载：

自我二十一岁起至今，已出现四、五次天花爆

发。我以对一切众生无偏私之心善加诊治，将一些

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此利益为自他所共见。[14]

《诊药二元要诀》为司徒班钦的弟子，也是他的

侄子，噶玛・额列丹增（ཀརྨ་ངསྐྱེས་ལསྐྱེགིས་བེེསྟོན་འཛཚིན། ，1700-？）于
火阳鼠年（1756）在桑珠孜（བེེསམེ་འགྲུབེེ་རྩསྐྱེ།）编纂而成。依

此记载，公元 1720至 1756年的 30余年间，德格地

区发生了四、五次天花疫情。噶玛・额列丹增能够

依据其所掌握的藏医药知识对病患进行诊治，并成

功挽救了一些生命。虽然我们无法根据这段文字

判断藏医传统医治天花的成功率，但是天花在全世

界范围内都是高致死率的烈性传染病，在藏地大抵

也不例外。显然，对待天花这种一次感染即获终身

免疫的疾病来说，种痘免疫法是更为有效的抵御天

花传播的方法。所谓种痘，是通过主动使未患过天

花的人感染轻型天花，进而获得天花抗体、对天花

产生终身免疫的一种方法。在司徒班钦的《编年

传》中有如下关于种痘的记载：

（1739年，德格）汉人种痘者抵达。……在藏

历11月2日，为德格土司夫妇及其随从和我等人种

痘。……11 日，天花显现。19 日，出花完毕。25
日，于天花中解脱（获得免疫）。

（1740年，德格）在寺院种花（种痘）。……七

位僧人因天花圆寂，一百一十人左右获得免疫。

（1758年，德钦）这天晚上，由医生尊追（ལྷ་རྗེསྐྱེ་བེེརྩསྟོན་

འགྲུས།）为殊圣化身（第十世红帽活佛）等种痘……活

佛出痘，其他人也出现真实征兆。之后，痘症出毕。

（1760年，德格）从医生学习完需要（掌握）的

中药知识后，开始学习外续。……向医生学习种痘

实践及金粉制作法，呈文并赏赐后离开。

（1764年，德格）彭托巴问卜是否种痘，给予回复。

（1771 年，德格）10 日，从天花中解脱出来的

（已种痘的）德格土司、夫人及随从等约二十人前来

观看羌姆。[15]

①括号内为此条引文出现的年代及当时传主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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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班钦种痘的记载是笔者目前能查找到有

明确记载的最早的藏地种痘实践。公元1739年初

冬，由汉人医生为司徒班钦以及德格土司等种痘。

虽然《编年传》中并未明确记载种痘过程的细节，但

这次历时20余天的种痘实践显然取得了成功。此

后，种痘在寺院僧人中得到推广。若按照上述粗略

的记载计算，此次在僧人中种痘的成功率为94%左

右。在第三次前往丽江的途中，与司徒班钦同行的

第十世红帽活佛及其他随行人员也在德钦一带种

痘。在亲身经历种痘 20年后，司徒班钦又开始学

习中药知识及种痘实践，这应当和 18世纪 60年代

左右康区天花传播愈加严重的现实状况密不可

分。1764年彭托巴向司徒班钦问卜是否种痘，一

方面说明藏地僧俗民众还处于对种痘逐步接受的

过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种痘还存在着一定的

风险性。依《编年传》所载，1771年左右正是德格

天花爆发的时期，此时只有德格土司等已种痘的人

前往寺院观看羌姆，表明当时社会对天花的传染性

以及种痘效果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

在 18世纪的安多地区，也已经开始了种痘实

践。第三世松巴活佛益喜班觉（སུཾམེ་པ་ཡསྐྱེ་ཤསྐྱེས་དེཔལ་འབྱསྟོར། ，

1704-1788）是青海佑宁寺高僧，生活年代与司徒班

钦相仿。在松巴堪布广、略两种自传中，均有关于

种痘的记录：

又，铁龙年（1760）听闻青海湖附近出现白天

花之时，我派人去取其痘痂，并为我的膳食堪布

希塔温波种痘，这一方法传遍了藏汉蒙地区，所

做的善行如同使千余人重获新生。至今仍沿用

此法种痘。①

铁龙年（1760），……在该年，收集到最先出现

于青海湖地区的天花之痘痂，于佑宁寺农牧民之寺

院庄园的空房舍内种痘。超过三千人获得天花免

疫，无一死亡，获得无量欢喜。[16]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这次在佑宁寺的种痘实

践规模较大，达千人以上。从种痘所用之痘苗的选

择上，松巴堪布记载使用的是取自青海湖附近“白

天花”患者之痘痂。并且种痘于空房间进行，采取

了一定的隔离措施。此外，此次种痘无一人因感染

天花而死亡，相较于 20年前德格的种痘实践则更

为成功。依《广传》所载，这种种痘法在 1760年后

又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受益者颇多。

此后 20年，藏地又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种痘实

践，即二世嘉木样活佛（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ཞིདེ་པ་དེཀསྟོན་མེཆིསྟོགི་འཇསྦྱིགིས་མེསྐྱེདེ་

དེབེེང་པསྟོ། ，1728-1791）为进京朝拜之六世班禅大师的

随行人员种痘。陈庆英先生等已对二世嘉木样活

佛劝请班禅大师及其随从种痘、清朝大臣与班禅大

师就是否种痘的探讨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17]，故本

文不再赘言。在此，仅就具体的种痘实践做出探

讨。二世嘉木样活佛在《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希

传》中写道：

我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大师随从商定后，选择

地势较低，气候温和的阿拉善寺作为种痘的地

方。[18]

在《第二世嘉木样协巴·久美旺布传》中，也不

乏对此次种痘实践的记载：

土猪年（1779），……秘密地为四位藏人种痘，

很好地获得天花免疫。将此情况向班禅大师汇报

后，大师十分喜乐，但要求再为一些人种痘。依令

为约 150名左右僧官种痘，亦平安地获得天花免

疫。

铁鼠年（1780），……在阿拉善寺，为以大管家

及膳食堪布二者为首的众多僧官及密乘僧院的僧

人等共约 240人种痘，无一失误，全部平安地获得

天花免疫。[19]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班禅大师，还是

二世嘉木样活佛，对此次种痘都十分重视和谨慎。

首先在对种痘地点的选择上，因种痘要求海拔低、

气候凉爽，故而就近选择了阿拉善寺。其次，出于

对种痘安全性的不甚信任，在为大管家及膳食堪布

种痘前，二世嘉木样活佛先秘密地为四人进行了种

痘实验，并在成功后向班禅大师汇报。此后，又为

150余人种痘成功后，方才为班禅东行的核心成员

种痘。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二世嘉木样活佛前后为

近 400人种痘，其中大管家已年近五旬，竟无一失

①藏文原文出自：松巴益喜班觉 .松巴堪布益喜班觉自传（广传）（藏文）[DB].佑宁寺藏本，BDRC:W4CZ315250:571-572.下文

简称《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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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这表明在 18世纪 80年代初，安多地区的种痘

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三、藏族医方文献中的种痘免疫法

通过对藏地种痘实践的考察，我们得以对种痘

免疫法在藏地的传播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前文

所展现的材料并没有涉及种痘的具体方法。在世

界医药史上，种痘主要包括人痘接种术和牛痘接种

术两种。人痘接种术是指取天花患者之痘痂，利用

此痘痂使健康人感染天花，从而获得免疫。该技术

由中国发明，关于人痘接种术的具体起源时间，学

界有诸多探讨，但结论一般不晚于 16世纪下半

叶。[20]在中国古代，人痘接种术的具体方法又有痘

衣法与鼻苗法两种。所谓痘衣法是指令欲接种天

花者穿上涂抹过痘痂浆液的衣服，使其感染天花。

而鼻苗法则是通过将痘痂干粉或制成浆液的痘痂

置于欲接种者的鼻腔内，以使其感染天花。牛痘是

发生在牛身上的、表现为母牛乳房部位出现局部溃

疡的一种传染病。牛痘接种术则是由英国医生爱

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1823）于 1796年
发明的通过在欲接种者手臂划出伤口、接种牛痘

浆，进而产生抗体、抵御天花的方法。那么，藏地的

种痘免疫法究竟是采取怎样的方法呢？这就需要

从医方文献入手进行考察了。

如前所述，在由老宇妥·云丹贡布写成、由其十

三世孙小宇妥·云丹贡布于 12世纪中叶整理和注

释的《四部医典》中已有专门一章论述天花疫病治

法。《四部医典》对天花的病因、病缘、性质、分类、早

中晚期的不同症状均做了概述。此外，该典籍还对

天花的总治法，即初期未成型时、病情扩展时，以及

病势严重时的疏通窍门和饮食及环境的注意事项

做了交代。最后，《四部医典》还介绍了应对不同发

病部位的具体治疗方法。[21]第悉·桑结嘉措（སྡིསྐྱེ་སྲོསྦྱིདེ་སངས་

རྒྱས་རྒྱ་མེཚོཚོ། ,1653-1705）在其所著的《四部医典》之权威性

注释《蓝琉璃》（བེེཤཻཌཱུཌཱུཌཱུརྱ་སྔོསྟོན་པསྟོ །）中也基本延续了这一传

统。[22]但是，这两部著作对种痘免疫法都没有提及。

我们在查阅司徒班钦的《编年传》时，发现其中

记有：

（1748年，浪卡子）收到天花相关的命令。从

当晚起，依令做朵玛供养及止咒。……达尔罕医生

抵达，表达了需要编纂《天花医治法》的情况。……

（司徒班钦）开始创作《天花医治法》。桑布鼐抵达，

私下说明了将对我们在拉萨天花（疫情）中有帮

助。……第二日，前往辞行，献上《天花医治法》及

唐卡。

（1750年，德格）又，信使携政府的令文于12日

抵达，依令编纂《天花医治法》后，派遣信使呈

文。[23]

上述两条记载提供了司徒班钦创作过不止一

部与天花医治相关之文献的线索。在司徒班钦的

十四卷文集中确实收录有《天花治疗等汉藏医药文

集》（འབྲུམེ་བེེཅོཾསྟོས་སསྟོགིས་རྒྱ་བེེསྟོདེ་ཀྱསྦྱི་སྨན་བེེཅོཾསྟོས་སྐསྟོར།）。其中第一篇为司徒

班钦于伦珠顶创作的《天花医治——利乐速予》

（འབྲུམེ་བེེཅོཾསྟོས་ཕོན་བེེདེསྐྱེ་མྱུར་སྟོསྐྱེར།），其内容依然是对《四部医典》传

统的延续[24]。第二篇题为《天花医治法略说》（འབྲུམེ་

ནདེ་གིསསྟོ་བེེའསྦྱི་ཐབེེས་ཅུང་ཟིདེ་བེེརྗེསྟོདེ་པ།）的文献则包括了应对天花的

两种策略：忍受病痛后从中解脱的方法及治疗疾病

的方法。这其中所谓“忍受病痛后从中解脱的方

法”指的就是人痘接种术：

……为了利益已被天花侵害的众有情，在此略

说天花的医治方法。其医治方法有忍受病痛后从

中解脱的方法以及治疗疾病的方法两种。第一种

在汉地智者的外治医书中如是记载：天花会满布于

平常过量饮酒及面色紫黑者（的身体），额纹错乱耸

起者种痘坚难且病势严重。除以上所述者以外，需

要如何种（痘）？在三周里，特别是如藏人般常常依

赖油腻食物的人群，除（食用）米粥、糌粑、麦仁粥及

清茶等无盐食物外，要完全避免（进食）盐、蔬菜、酸

腐物、奶酪、肉、酒和奶。自其间，将痘痂精华十粒

左右、现味麝香、蚤缀果实，以及少量密陀僧粉末以

医生的唾液汇集，卷入绵中。将其放入男性左鼻

孔、女性右鼻孔中后，于一夜睡梦中静置。以彼，若

出现一侧颈部略微疼痛且肿胀，则患上天花。也会

出现一些无症状者。七天之后，病症显现。此时，

给予药物等，如对待真正天花般医治，以此顺利地

获得天花免疫。……此简短的天花医治笔记为依

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令，司徒班钦于羊卓雍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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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王之营帐近处毫无保留所著。愿一切众生因此

善行而脱离苦痛疾病、获得殊圣永享安乐之果！[25]

在此《天花医治法略说》的简短跋文中，并未提

及写作时间。但依其所提供的写作地点为羊卓雍

错附近，再结合《编年传》的记载，可以推测出此文

著于1748年。这一文献中明确提出其所记载的种

痘方法来自于汉地的医书。具体内容涉及了种痘

对象、种痘者饮食的注意事项、种痘所需痘痂的准

备工作、如何种入痘痂、如何判断是否成功感染天

花，以及出现天花症状后如何治疗等问题。从其种

入痘痂的方式可知，此种痘法采取的是汉地流行的

鼻苗法，且遵循了汉地“男左女右”的鼻苗法传统。

许多汉文医书古籍中都有对相似方法的介绍。在

此仅以成书于17世纪中叶的《张氏医通》为例：

原其种痘之苗，别无他药，惟是盗取痘儿标粒

之浆，收入棉内。纳儿鼻孔，女右男左，七日其气宣

通，热发点见。[26]

上述两则种痘免疫法中将痘痂卷入棉中、男左

女右置于鼻孔中，以及7日后病症显现等基本信息

均一致。此外，虽然汉文医书中一般也有关于饮食

上的注意事项，但司徒班钦又因地制宜，依照藏人

的生活习惯，略加补充。

安多地区高僧第四世敏珠尔活佛降贝却吉丹

增赤列（འཇམེ་དེཔལ་ཆིསྟོས་ཀྱསྦྱི ་བེེསྟོན་འཛཚིན་འཕྲོསྦྱིན་ལས། ，1789-1839）也
对种痘免疫法颇有研究。在其著于 1830年左右

的《藏医秘诀宝源》（མེན་ངགི་རསྦྱིན་ཆིསྐྱེན་འབྱེུཾང་གིནས།）中共有两

章涉及了种痘免疫法。其所述人痘接种之鼻苗法

内容如下：

……此烈性之天花病，为吾等藏人所深憎。因

此，定需精进研究其预防与医治之法。相较于白天

花与杂天花，黑天花多数更为难以医治及预防。因

此，种白天花对于未获得天花免疫者十分重要。

又，若欲种天花，（应选择）在仲春、春末，及初夏等

气候温和之时，则病势将轻。应避免在夏冬热冷之

时及秋天草木凋零之际种痘。在种痘前两三周内，

禁食葱、蒜等不洁之物，宜数次饮用疏通脉道之良

花椒汤及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等三果或七宝之温

汤。其后，于正式种痘之星曜圆满日，善法汇聚、做

诸供养，抛弃蒜、葱、雄黄、阿魏、硫磺，以及具加持

护身符等。将大量有效之白天花痘痂与竹黄、大黄

二者及干姜一同研碎。于上午未进食前，若为男子

则送入右鼻孔，若为女子则送入左鼻孔。复次，送

入两三粒。若难以感染，则送入七粒。依此方法种

白天花后，可获得免疫。因此无危险之方法对众生

有大利益，故著。[27]

降贝却吉丹增赤列所编纂的种痘法在具体操

作上与司徒班钦基本一致，但痘苗以“男右女左”送

入鼻中。这可能是种痘方法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

演变，对实际效果并无影响。此则种痘法首先说明

了所种之痘当为白天花之痘痂。在刊于乾隆六年

（1741）的汉文医书《种痘新书》中关于所种痘痂之

选择也有“夫苗者，痘之痂疵也，大凡取苗要访其痘

之来路，乡间之中其痘吉多凶罕，逆症全无，乃往取

之，……”[28]等记载。因痘痂之选择与种痘者感染

后的症状密切相关，故需谨慎选择。随后敏珠尔活

佛又强调接种时间应选在春夏之交，避免在极冷、

极热，以及秋天草木凋零之季种痘。这又与汉文医

书中的记载大体一致。以在乾隆四年（1739）由皇

帝下诏编纂的《医宗金鉴》为例，其中载有：“种痘贵

得天时，得其时则种，不得其时则不种。夫天时之

正，莫过于春。春为万物发生之际，天气融合，不寒

不热，种之则痘自随其气而发生，此正、二、三月之

时，所以可种也”。[29]敏珠尔活佛还记载了于种痘

之前所需完成的准备工作，包括禁食不洁之物以及

提前饮用汤药以疏通脉道等。正式种痘之日的确

定还需依藏族风俗及宗教信仰选取吉日、广做法

事。此外，第四世敏珠尔活佛还提及此方法没有危

险，可见在成书之时，此种痘方法已经通过反复的

实践检验，基本不会对欲种痘者的生命构成威胁。

《藏医秘诀宝源》中所收录的第二则种痘法为

牛痘接种术：

将得牛瘟之牲畜的痘疮脓水取出，种于未获免

疫者之臂中，以获天花免疫。[30]

此关于牛痘接种术的记述虽然十分简略，但却

是目前所能发现的藏文典籍中第一次对牛痘接种

免疫法的介绍。降贝却吉丹增赤列并未明言此二

则种痘方法的来源。洛藏云丹先生通过对第四世

敏珠尔活佛在京期间交往情况的研究，推测其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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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的认识很可能来自第十届或第十一届东正教北

京传道团的成员。[31]至于人痘接种术，《藏医秘诀

宝源》成书之时，距离汉医为司徒班钦、德格土司等

人种痘已经过去了近百年。其中又经历了第三世

松巴活佛益喜班觉、第二世嘉木样活佛久美旺布等

通过实践对人痘接种术的推广，至第四世敏珠尔活

佛编纂《藏医秘诀宝源》之时，此发源于汉地的鼻苗

法人痘接种术在藏地必定已经广为传播了。

结 语

综上所述，早在吐蕃时期，藏地就已经出现了

天花。此后，以《四部医典》及《蓝琉璃》等为代表的

传统藏医文献已对天花具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并

提供了一整套医治天花的方法。在公元17至18世
纪里，天花在卫藏、安多及康巴地区广泛传播，甚至

出现了多地连年爆发天花的情况。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发源于汉地的人痘接种术传播至了藏地。

康区噶玛噶举派高僧司徒班钦不仅于1739年接受

了人痘种植，还跟随汉族医生学习了种痘，并将鼻

苗法人痘接种术编纂成文，介绍到卫藏地区。此后

以第三世松巴活佛、第二世嘉木样活佛为代表的高

僧又先后于 1760年和 1779年至 1780年在藏地进

行天花接种实践。在上述人痘接种实践中，高僧和

寺院一直都是防疫活动的中心。在接种对象上，主

要的接种者亦多为僧人、地方首领和僧官阶层。第

四世敏珠尔活佛约在1830年左右将鼻苗法人痘接

种术及牛痘接种术分别编纂入《藏医秘诀宝源》。

当时人痘接种术已在藏地广泛传播和实践，成为没

有危险性的预防天花之良法。牛痘接种术也至迟

在仅仅被爱德华·詹纳发明的三十余年后就出现在

了藏族高僧所编纂的医书中。

若考察上述几位促进种痘免疫法在藏地传播

之关键人物的人生史，我们便不难发现他们都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型代表。身为转世活

佛，他们所接受的传统寺院教育自不必多言，游学

和旅行其实也是藏族僧侣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司徒班钦曾五次前往卫藏地区、两次前往尼泊

尔、三次前往云南丽江。第三世松巴活佛青年时期

于卫藏学习多年，并前后两次赴京朝觐。第二世嘉

木样活佛曾赴卫藏学习八年、赴蒙古地区讲经传

法，并进京朝觐。第四世敏珠尔活佛十一岁时就入

京朝见嘉庆帝、此后入哲蚌寺学经，1810年以后又

两次进京，并在其间游历了尼泊尔、印度，以及蒙古

地区，最后圆寂于北京东黄寺。他们不仅很好地传

承了藏族传统文化，还应藏地社会环境的需求，将

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成果引进到藏地，在促进了民

族文化交流的同时，也造福了一方社会。

（本文受“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研究基地”专项研究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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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read of Smallpox and Inoculation in Tibetan History
SHI Shuo YAO Jing-yuan

(China Institute of Tibetan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Abstract: The earliest Tibetan records of smallpox can be found in I.O.750 and P.T.960 of Dunhuang documen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smallpox was widely spread in Tibet. In the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in Ti⁃
bet, including Dalai Lamas' and Panchen Lamas', there are many records of the outbreak of smallpox. The tradi⁃
tional Tibetan medical texts such as Bgyud bzhi and Baiḍurya sngon po have recorded the treatments for small⁃
pox patients, but there is nothing about smallpox inocul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smallpox inocu⁃
lation,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Han people,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Tibetan areas. Great Tibetan monks and
scholars such as Si tu paṇ chen, Sum pa mkhan po, 'Jam dbyangs bzhad pa, and Smin grol no min han not only
promoted the practice of smallpox inoculation technique in the Tibetan areas but also compiled the method into
Tibetan medical literature.
Key words: smallpox epidemic in Tibet; smallpox inoculation; variolation through nostrils; Si tu paṇ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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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ba bzhed and the History of Tubo Buddhism
Sonam Tsedan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As a Tibetan historical book of Later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Sba bzhed,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of Tibet.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he book have always been important topics of ac⁃
ademia. Since the 12th century, the supplemental texts of Sba bzhed appeared and the postscripts of some edi⁃
tions have given brief discussions of the origin of Sba bzh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previous scholars,the
author, by studying Tubo inscriptions and edicts and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editions, attempts to confirm that all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Sba bzhed were derived from a history book named The History of Tubo Buddhism.Mean⁃
whil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pread of Sba bzhed in central Tibet and Dunhuang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ubo to
the early period of Guiyijun(848—1036).
Key words: Sba bzhed;The History of Tubo Buddhism; origin;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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